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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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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杰，1975年9月生，河北省清河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迄今出版著作三部：《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2008）、《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2011）、《容庚青铜器学》（2015），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涉入古文字。考研时，原想报考古代文学专业，但需要看的参考书比较多，时间上来不及，就改报了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在语言文字方面，初、高中的阅读给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初中时对文言文就感兴趣，文言文详解、文言句法、文言常用实词之类的书读了一些；高二之前，我自学了刊授大学的相关课程，如张静主编《现代汉语自修教程》、蔡仪主编《文学概论》等。虽说后来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存在偶然性，但初高中的阅读无疑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我读研时，赵平安老师去了北京，陈双新老师1999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回来，但很快又去北京做博士后了。当时汉字学课由杨宝忠老师开设。陈剑先生当时是赵老师的硕士生。我自己学习古文字，并最终走向古文字研究之路，陈剑先生对我起了关键性的影响。考博时曾想报考北京大学，裘先生还给我回了信，陈剑先生也写信指点迷津。1999年下半年，中山大学张振林先生让陈双新老师推荐一位河北大学的学生考博，杨宝忠老师给陈老师推荐了我。准备考博后，陈双新老师为我开列了阅读书目，并把相关书籍借给我。陈老师是我走向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引路人，在学业上也一直给我指导。
我当时比较固执，认为读原始文字材料之前要先了解学界的研究成果。我的做法是：一、《古文字研究》逐辑逐篇读，还有人大报刊资料索引转载的文章等；重要的论著逐本读，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馀惠《古文字学概要》，汤馀惠《战国铭文选》，还有王献唐、李白凤、李孝定等人的著作，都是那时读的。二、阅读《金文诂林》，逐字做成小卡片；摹写文字编。三、普查《人大报刊资料索引》和《全国报刊资料索引》，把古文字、汉字学的论文逐条抄下来。这样的路子问题很多，而且费了老大劲，收获与提高却有限。不加筛选找来论文逐篇读，是很愚笨的，没有抓住治学的根本之处。由于没有做归类、索引，第三项工作失去了它该有的价值。第二项工作对较快熟悉字形、字用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硕士论文做的是《〈字汇〉字形整理之研究》，跟古文字、俗字都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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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读博后，开始深入阅读并整理古文字原始资料，才算是走上了研究之路。

2.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青铜器与金文，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偏重于语言文字层面的研究。我的第一本专著《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2008）是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现在看来问题较多，但在金文文例和金文语词考释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围绕作器用途铭辞先后完成教育部和国家社科两个课题，内容扩展到了东周，本想在此基础上对拙著进行全面的修订，但后来我的思路有了很大变化，想重新写一本，所以就没有继续做修订的工作。未来围绕这个题目还会再写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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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书影

商周金文有其特殊性，其文字、内容和载体的关系较为复杂。从铭文的制作及器物实际应用情况看，器物是第一性的，铭文是附属的；就铭文文字看，铭文谋篇布局、文字笔画结体等会受到制范、浇铸、器物空间等非文字因素的影响；还存在铭文内容与器物形制相照应的情况，而且铭文作为史料，分期断代也离不开器物类型的演变排谱。鉴于此，我也比较关注器物学领域的研究，强调金文研究一定要和器物结合起来。前几年出版的《容庚青铜器学》算是阶段性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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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青铜器学》书影

我当前从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块：一是金文字际关系研究，一是汉字学学术史研究。我比较关注文字形义系统的运行机制问题，而字际关系（其中异体字尤为重要）是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近年来我围绕异体字和讹字撰写了系列论文，注重各类文字现象背后形成动因的考索。我想通过专题式的研究，一点点推进，为未来《金文文字学》的撰写夯牢基础。为了在汉字学理论上有所创新，我便深入研读重要的汉字学、古文字学理论著作，并在课堂上介绍、分析其理论观点，在授课中不断思考。近年主要就唐兰先生的文字学理论撰写了系列论文，发表的已有十万字，并于201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的资助（“唐兰文字学理论体系研究”）。
至于未来的研究计划，围绕容庚研究曾设想过四个题目，希望以后能有时间继续完成。关于青铜器学术史原设计了专人和断代两类六种，未来想做《宋代青铜器学》和《清代青铜器学》两种。金文研究方面，计划了《金文文字学》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通论》两部著作。

3.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阅读有功利性的和非功利性的。开卷有益，非功利性阅读并不刻意求“益”。为作研究开展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功利性的，读书中要为达成某种目标而收集各种有用材料。我自己平时读书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分类法。根据研究需要或个人兴趣分类搜集各种材料，“材料”分类整理后，才能转化为可供研究的“资料”（钟敬文先生称之为材料的“资料化”），把别人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如我读朱自清，整理了一篇《朱自清笔下的女性魅影》；读欧阳修，整理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的排佛言论》；读清代小说《蜃楼志》，辑出一条讨论《诗经》“风雅颂”的材料；读《郑板桥文集》、《容斋随笔》，对相关内容都作了分类整理。2）比较法。阅读不主一家，多家互相参照比勘；一家之不同时期著作互相参照。读书贵在得间，“间”往往在比较中显现。我在研究唐兰时，就把唐先生、陈梦家先生和裘锡圭先生三家进行比较，非常有趣，比较中可以发现裘先生从唐先生那里受到的影响；陈梦家《中国文字学》所受到的唐兰的影响，在理论框架的建构和涉及的问题点等方面都有体现，陈氏有意想在唐氏之外建构新的文字学理论（参拙文《谈陈梦家先生在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理论贡献》）。3）重编法。比如我仿效容庚先生的《重编〈宋代金文著录表〉》，对容老《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作了校订重编。史书中的纲目体也属于重编。4）注书法。我给《心经》、刘咸炘《学略》等都做过注释。给这些书做注不是为了出版，是给自己做功课。我曾指导学生作过《余嘉锡注〈汉书艺文志〉》，余先生没有给《汉志》专门做注，但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汉志》的内容，我们就把这些内容注到《汉志》相应文字下。5）书评法。容庚先生远承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过“一书一评法”，每读完一本书就写一篇书评。我没有做到一书一评，但针对一书或一人写过一些“撮其旨意，评其得失”的叙录体文字，像《〈六书通〉名义释疑》算是长篇书评了。
很多学者都一再强调要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地，因此，写文章忌四面开花，要围绕一个中心精耕细作，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让学界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平时要多练笔，多把思路整理成文，锻炼自己处理材料、谋篇布局的能力。初出道者，往往发文心切，头脑容易发热，所以文章写好后一定要放一放。行文忌年轻气盛，气势凌人；很多东西不确定，绝对性的口吻要尽量避免。
投稿我没有什么经验，核心、权威核心期刊都不好发。不过，文章符合刊物内容风格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投给专业性期刊命中率会比较高。

4.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我的硕士导师是薛克谬老师，他指导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薛老师把我领进文字学之门，他在《说文》部首研究上有很重要的成果。但在治学兴趣和研究方法上，杨宝忠老师给我的影响最大，他身上有一种很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感召力。我能自己坚持古文字的学习，并决定走向古文字研究的道路，陈剑先生对我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感到孤迷时，他的来信总能给我指明方向。我最终确定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方向，源自张振林师的指引和培养，我的很多研究思路都来自他的启发和鼓励。《容庚青铜器学》初稿完成后，曾宪通老师给我的意见，对我日后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黄天树师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他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写什么类型的文章是学术发展的正轨，赵平安老师给过我指点；金文研究中要避开什么样的坑，刘雨先生给过我告诫。我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我，离不开众多师长的鼓励、帮助与扶持，离不开众多前辈学者论著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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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树先生、张振林先生及其夫人李桂珍女士、陈英杰先生（从左到右）

5.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字感和语感尤其重要。字感就是对字形要敏感。对字形敏感，一是要对字形能够做出正确分析，二是对文字构形演变规律要有正确的认知和把握。为培养字感，我曾采用的方法，一是摹写文字编，阅读《金文诂林》；二是梳理汉字演变脉络。对出土文献的释读，从传世文献中获得的语感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培养对出土文献的语感。其中对虚词和语言时代特点的把握尤其重要。至于培养出土文献的语感，说来惭愧，这方面我没有有意识地下过功夫，但不妨提供一下建议：大家可以从不同时代的出土文献中，选择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篇章进行揣摩背诵，如郭店楚简《老子》，睡虎地秦简《语书》等，甲骨、金文都可以这样做。

6.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我对计算机技术了解不多，研究手段比较落后，手工性还比较强。但对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给研究带来的便利是有切身感受的。当今论著的写作及发表速度以及各种研究资料、学术信息的发布渠道和传播速度，远非我读博那会儿所能相比。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大大提高了资料获取的效率。利用期刊数据库，只要输入相关检索关键词，所需要的文献立即可以成批量下载阅读。数字化技术使资料穷尽式整理分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但电脑给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脑带来困境：首先，大家明显感觉到，由于发表、出版速度太快，各种研究成果“积如丘山”，有一种读不过来的苦恼。其次，由于发表媒介的多元化，很难把各种研究意见和学术见解都搜集起来，比如发表于网络的各种评论和跟帖。另外，大数据技术跟知识产权保护又产生矛盾，像国学大师网，近期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很多工具书下架无法使用了，由于已经习惯使用它进行各种检索，现在深感不便。希望计算机专家和专业研究者结合起来，利用大数据技术，不断开拓、完善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手段（比如检索技术、统计技术等），给研究者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7.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论文在网站发表，较之纸质出版物，大大缩短了面世的周期，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建议相关学术机构或国家职能部门尽快制定相关规范，网站对论文负起严格审核的责任，让网络论文获得与期刊论文同等的待遇。另外，纸媒与网媒具有不同的审核传播渠道与收藏价值，我认为，网媒发表后并不妨碍纸媒的发表（注明首发时间）。同样，纸媒上的论文也应该考虑尽快发布网络版，加快学术信息的传播速度。跟帖对某一个学术问题即时讨论，有其优势，但讨论比较随便，学术严谨性往往不够，而且对于一般阅读或引用者也非常不便。我觉得，直接参与者引用相关跟帖观点时应该注明，一般写作者对其可以忽略。所以，跟帖中有价值的观点，还是写成论文，通过正式渠道发表。

8.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学术活动与其他日常生活的冲突，跟家庭成员的职业类型有较大关系。一个人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做研究，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可以让大脑转换一下频道，是另一种形式的休息。什么事都需要“停一停”，就像电脑、路由器使用时间长了，就要关掉电源清理缓存一样。道理是相通的。我以前基本不锻炼，不同类型的书转换着看，大脑就可以得到休息。但近年随着年龄渐长，效率降低，加之腰颈椎病的困扰，现在每天都保证走一个小时的路，做做颈椎保健操。人一生的精力是恒定的，建议年轻学子不要透支身体，过有规律的生活，让自己的学术生命尽量长久一些。

感谢陈英杰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陈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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